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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处地名、村名的
来历，都有它们演绎和传
说故事的历史沉淀。从字
面上听，鹅老翅窑便是它
村名的出处。

鹅老翅窑村位于焦作
市红砂岭东南山脚下，属
于解放区上白作街道洪河
村，距焦作影视城4公里
左右，进村交通便利。村
子以前有6户人家，王、
毋、连三姓。

1985年去时该村还
有人居住，20世纪90年
代村民陆续搬到山下居
住。2020 年进村游览，
整个村子寂静瘆人。因村
子几十年没有人居住，一
些房子的屋顶已经坍塌，
整个村子破败不堪，村子
成了无人村。但垒在房屋
墙上的拴马石，一座座锻
造规整的石头墙房，古老
的国槐似乎还在诉说着昔
日鸡犬相闻、人声鼎沸的
欢乐景象。

近年来，由于美丽乡
村建设，村民又陆续回来
整修、翻盖坍塌的老屋，
村子由以前的破败不堪变
为一处游人打卡的美丽乡
村。

据村里人讲，鹅老翅
窑村的来历，据说是多年
前的一个盛夏，山下上白
作村一户姬姓人家的几只
鹅在村东山沟觅食，顺水
而上跑到了山里一处水坑
旁。这个地方水清草肥，
几只鹅就乐不思蜀，在不
远处的一个土窑洞里安家
落户了。姬姓人家丢了
鹅，寻了几天也没有找
到，认为是被狼、豹子等
大型动物给祸害了。

这几只鹅也因此地水
草丰美，吃喝不愁，又没
有外来因素打扰，日子过
得很惬意。几年后，原来
的几只鹅繁殖了一大群，
有近百只。

因一位村民进山捕
猎，碰到了这群鹅，在附
近村子传开了，姬姓人家
也去看热闹。最早来此地
的几只鹅已老死在土窑洞
里，姬姓人家看到它们翅
膀上还留有与其他人家区
分时系的绳结时，才知道
是几年前丢失的几只鹅。
因有鹅老死在土窑洞里，
人们就把这里叫“鹅老死
窑”。

居住在山下的王、
毋、连3户村民发现动物
能在此繁衍生息，一定也
适合人类在此居住，便从
山下搬到此安家立村。

刚搬来的3户村民就
在鹅老死窑水沟西边背靠

大山、面向水沟顺南北建
房。村子坐落于簸箕形的
三面环山的山坳里，村子
面前的一条大沟通往山
外，也有小路往东翻过山
梁通往碾盘沟，往西通王
章河，往北到麦秸河等。
村子南边的山头像一个鲸
鱼头，把通往山外的水沟
按人字形东西分开，往西
北通向红沙岭，往东进入
鹅老死窑。后来，村民嫌
鹅老死窑名字不吉利，随
改为鹅老翅窑村。

游览后，我把鹅老翅
窑村游记发到朋友圈，对
南太行历史、地理、风土
人情颇有研究的修武县作
协原主席仝晓思在朋友圈
留言：“鹅老翅窑村清时
属于修武县，修武县志记
载村子原名叫贺支崖，后
来演变为鹅老翅窑村”。
无论哪种故事的演变，鹅
老翅窑村名字的由来蕴含
着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
事。

近日，与驴友徒步经
过这里，在村南一深水井
旁碰到了从村子里出来的
一位中年男子。经介绍，
他姓王，是鹅老翅窑村
人，1986年全家搬到了
解放区五百间居住。他
说，村里通自来水了，水
泥柏油路也通到村口了，
他没事骑车经常回来。房
子整修好了，夏天回村居
住、凉快。

进村后发现，相较
2020年游览时整个村子
变化很大，一座座石头
房、窑洞进行了整修、翻
新，不长的街道进行了美
化，垒起了美观的防护
墙，树上和房屋上挂起了
红灯笼。在修旧如旧的理
念下，鹅老翅窑村古宅与
现代元素共生共存，“养
心居”小院、仿古式建
筑、整修如新的窑洞代替
了破败的房屋，小山村焕
发出新的生机，犹如蝴蝶
般蜕变。

如王姓村民说的那
样，村子水通了，路修好
了，围绕村子周围修建了
健身步道，大山里建起了
矿山公园，环境好了，游
人会远离城市的喧嚣，来
这里呼吸山野清新的空
气，享受这大山里的幽
静。

的确，藏在深闺人未
识的鹅老翅窑村，这个很
少被外人熟知的美丽山
村，也会像焦作市的东猫
岔村、周窑村、十二会
村、探花庄村、江岭村、
平顶窑村等其他古村一
样，成为驴友的打卡休闲
地。

冯封村位于中站区西3
公里，东接西王封，西连大
沙河，南抵北朱村，北至河
口村。东冯封村人口有7500
余人，分5个街，村内有57
个姓氏，以冯、赵、常、许
四姓人口最多。一街冯姓，
据传祖上因功绩荣封兹土建
村冯封。二街赵姓，康熙三
十一年由山西省晋城市泽州
县东石瓮村迁入。三街冯姓
和一街冯姓同宗。四街常
姓，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
大槐树迁入怀庆府境内。五
街许衡后裔许姓，1946年由
许庄并入东冯封村。其余还
有朱、刘、陈和张等姓氏。
西冯封村人口7500余人，村
内有27个姓氏，刘姓占全村
人口97%。刘姓于明成化十
七年由博爱县上庄村迁入，
陈姓元末明初迁入，卢、
程、毋等姓人口均不过百人。

冯封村遗留有北齐天保
九 年 （558） 造 像 题 记 残
块，还有一通保存在焦作市
博 物 馆 的 金 大 定 二 十 年
（1181）《重修冯封村法云禅
院碑记》，碑文载“自大魏兴
和三年 （541年） 三月十九
日建”。这两件石刻文献足以
说明冯封村至少有1500年的
历史，是焦作为数不多的有
确切史料记载的千年村落。
冯封村何时分化成东西冯
封，无法考证，但入清后，
两村村民在从事公益事业等
事务时已分别使用东冯封、
西冯封村名。两村以法云禅
院为中心，位于西边的名西
冯封，位于东边的名东冯
封。根据姓氏分析，西冯封
应是从东冯封分化而来，东
冯封村冯姓应该是冯封村得
名的来源。

冯封村因历史久远，文
化底蕴丰厚。在这片土地
上，曾出土有大唐故简州长
史李府君之碑、唐贝州刺史
李承家墓志、唐礼部尚书卢
价墓志、唐试太常寺奉礼郎
摄齐州长史卢画之家妇李氏
墓志、唐怀州司仓参军摄河
内县令卢得一墓志、后梁将
仕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守
河南府巩县令卢真启墓志、
河内县冯封村怀孟州长官冯

汝揖买地券等李氏、卢氏、
冯氏几个高官显宦家族墓碑
墓志等。北宋宰相卢多逊家
族墓地就在冯封村地界内。

村内除了建于北齐的法
云寺，还有建于元代的玉峰
观、东岳庙等。据金大定二
十年 （1180年）《重修冯封
法云禅院碑记》“冯封西城阃
里正北，有古招提”，说明冯
封村在金代时已有城墙围
着。根据村址地势分析，该
城东西长500余米、南北宽
近500米，略呈正方形。该
城建于何时，因没有史料记
载，又没有考古发掘，不能
妄下论断。不过，根据冯封
村的历史，还是可以大胆猜
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
动荡，朝代易姓频繁。冯封
村其时或许建有坞壁、城
堡，以防战乱。

《中站名人名胜地名
（专辑）》记载，该村得名原
因是“金代怀孟两州总督冯
道受封之地”。根据《焦作市
中站区文史资料第三辑·地
名考证》记载：古时，冯封
村一带是五代高官显宦冯道
的封地，所以村名叫“冯
封”。由于冯道是五代时期的
人物，与冯封村周边出土的
石刻文献记载“冯封”村历
史相左，因此，此传说故事
的可靠性被否定。

在焦作地区，建有围墙
的村落几乎都在明末以及清
末，而冯封村的城墙至少在
金代就存在，推测是魏晋北
朝时期已经存在，即坞壁。
坞壁内部以坞主一族为宗
主，多以族姓命名坞壁。冯
封地界建的坞壁坞主应该姓
冯。从冯封遗留下的石刻文
献可知，冯氏聚居于冯封村
可以推到北宋时期。焦作市
博物馆现藏有一尊北宋政和
丁酉年 （1117） 冯宝先出
资为亡父冯旻造的釋迦石
像，该石像也是法云禅院遗
物。

冯封村是焦作为数不多
的一个自北朝延续至今的古
村，它以冯姓建村为起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了冯
氏、李氏、卢氏三大仕官家
族以及明清时期的采煤家族
赵家、常家等。往事越千
年，这么一个厚重历史的村

落如今只能遗落在乡民
的 脑 海 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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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作版图上有众多的千年古

村，它们见证了华夏历史，经历了风风

雨雨，有些仍屹立在焦作的大地上，有

些为了焦作的发展，已完成了历史使

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就有中站

区的村落——东西冯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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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稿

“姐，妈肠梗阻昏迷，小便失禁住进
医院了，你到哪儿了？”

妹妹的电话如一道惊雷，刺穿了傍
晚的宁静。那声音里的慌乱，瞬间将我
卷入恐惧的旋涡。

冲进病房的瞬间，眼前的景象几
乎将我击垮。妹妹协助护士正为骨瘦
如柴的母亲灌肠。她浑身插满管子，
像一片被狂风蹂躏的枯叶，无助地落
在病床上。失去肌肉支撑的氧气罩歪
斜着，我慌忙扶正，紧紧握住母亲枯枝
般的手——这双手曾为我们缝补浆
洗，如今却青筋塌瘪、指节嶙峋。目光
触及皮包骨下清晰可见的锁骨，那是
岁月刻下的残酷印记。我强抑哽咽：

“妈，别怕，会好的。”泪水却先于言语，
背叛了强装的镇定。

母亲一生勤勉，却疏忽了饮水，为
日后几十年的便秘埋下祸根。面对亲
友的劝告，她总以“硬朗”“不渴”搪塞。
直到两个月前，她半夜心窝剧痛袭来，
弟弟将她送至诊所。未检出心电图异
常，医生便草率归为心脏病，速效救心
丸成了她每日必服的“定心丸”。可疼
痛如藤蔓疯长，缠绕双臂，诊所医生束
手无策，只能加大药量，最终引爆了肠
梗阻的危机。县医院的CT片揭示了真
相：胆管里的结石，才是折磨母亲的元
凶。

苏醒后的母亲，水米不进，对药片
充满抗拒。我戴上老花镜细看药盒，全
是治心脏病的药，便轻声告诉她：“妈，
您不是心脏病，这些药咱不吃也罢。”她
紧绷的嘴角才微微松弛。然而，那塌陷
的嘴唇、沟壑纵横的脸庞，仍像细针扎
在我心上。

记忆中那个身着青花瓷旗袍的优
雅身影、过年花枝招展坐旱船的母亲，
恍如隔世。

更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护士送
来心脏造影同意书。看着母亲微弱的
呼吸，我心知这检查对她无异于雪上加
霜。医生反复强调“不做无法排除心脏
病”，甚至以“今晚出了意外不负责任”
施压。想起她误服速效救心丸煎熬的
两个月，我咬紧牙关拒绝：“风险我们

担，但检查不能做。”守护至亲，有时并
非盲从医嘱，而是在专业的建议面前为
亲人守住生命的底线。

灌肠一周后，母亲终于能喝下些
许米粥。出院时，医生建议转肝胆科
进行手术。然而，胆囊切除术对她来
说，风险如悬顶之剑。我揣着病历奔
走了四家医院，得到的答案无非是

“开刀”或“保守治疗”。就在迷茫之
际，邻居陈姐提起了一位老中医。几
经咨询康复者，我带着母亲叩开了老
中医的门。从此，踏上了中药排石之
路。最初，母亲一天连半杯水都喝不
下，如今能保证每天三杯水。她的体
重从 35公斤回升到40公斤，曾经走
10米路都要歇脚，如今爬六楼也步履
稳健。

两年寒暑，药香与猪蹄的醇厚成了
家中恒常的气息。如今，母亲85岁，停
药已半年。每次复查，看到那些挂着引
流袋、步履蹒跚的同龄人，她同情的目
光里也闪烁着暗自庆幸。

回望母亲穿越的这段生命湍流，我
恍然领悟：生命的坚韧存续，往往蕴藏
于三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

清泉润枯河：生命最本真的滋养是
水。母亲几十年疏忽饮水，身体如干涸
的河床，隐患悄然滋生。

慎避温柔陷阱：过度医疗可能是无
形的枷锁。那些看似严谨的检查与药
物，若失之偏颇，反而会成为压垮病人
的稻草。

调和见真章：中医智慧在于顺应自
然。它不似手术刀锋芒毕现，却如春风
化雨，让失衡的身体在润物无声中重归
和谐。

当母亲终于能甩开药罐，在阳光下
悠然散步时，我心中澄明：孝道的真谛，
并非在医疗的迷宫中盲目跟从，而是在
众声喧哗的迷途里，为所爱之人找到那
条真正能渡向安康的舟楫。

正如老中医所言：“人活一口气，气
顺了，病就退了。”而这口维系生命的
气，既需清泉的滋养，也需信任的守护，
更离不开那分顺应天时、尊重自然的智
慧。

看到《咱爸咱妈》栏目征稿的消
息，我瞬间有感而发，想说说我的爸
妈。

我爸1944年农历六月初七生，那
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当。我妈1945年
10月26日生，彼时已然严寒凛冽。我
爸妈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据说，我
爸当时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我奶为
了让他尽快从失落中走出来，于是四
处托人给他说媒。他前前后后见了好
几个姑娘，也没有中意的。有个姑娘
在见之前，我奶特意给我爸40元钱，
叮嘱他如果相中就把礼钱给人家，当
见面礼。不想，我爸直率的性格简直
叫人哑然失笑，他进屋看了一眼，一句
话没说，扭头就走，把介绍人都晾傻
了。直到有一天遇到我妈——邻村一
个 17 岁的姑娘，长长的辫子直垂腰
间，高高束起。

经过大半年的来往，两个风华正茂
的青春男女在1963年春末夏初喜结连
理，开始了他们长达60年的风雨人生。

我爸身材瘦小，1.65米的个头，人
看着倒是很精神，就是没力气。我奶常
说他的一句话：“肚大肋子细，能吃不能
干。”

随后，孩子们纷纷出生，从三口人
变成了七口人，多了4张吃饭的嘴，我
爸开始动脑筋、想办法了。

孩子多，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我
爸确实聪明，那时经常停电，家家点煤
油灯或蜡烛。于是，他摸索研究，和我
妈一起制作了一台制蜡机。看着那一
簇簇白色的蜡烛冷却装箱后，他就想不
睡觉一直干下去。多年后，说起这段创
业史，我爸还是会发出感叹。那不仅仅
是蜡烛，那是我爸为了一家老小美好生
活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走街串巷，我
爸开始卖蜡烛增加收入。

穿衣服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办法
就是我爸看书学习裁剪，先打下理论功
底，然后教我妈给我们做衣服。我妈是

个要强的人，让孩子有新衣服穿，就是
她和我爸敢于在陌生领域另辟蹊径的
初衷吧。

后来，他们和人联合起来办了个小
烟厂，渐渐略有积蓄。最辉煌的时候是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爸和我哥一
条心干起炭场，日子越来越好。但是，
我知道干炭场很辛苦，我爸几乎每晚都
是在蚊子的嗡嗡声中沉沉睡去，他说他
听不见蚊子叫。

一晃，60 年的光阴流走了。去
年，我爸在患脑梗4年后离开了我们，
享年80岁。我们姊妹四个，几乎每天
都要说起各自和我爸相处的趣事。我
爸和我在一起时，他捏着嗓子给我唱
过《秦雪梅吊孝》；他双手合掌托举下
颌展现出灿烂的笑容，给我生动演绎

“笑靥如花”。看着病床上的他，我故
意逗他，让他说四个孩子中谁最孝
顺，他伸出两根手指给我说“两对”。
这么可爱的老爸，叫人怎能不爱他，
怎么不想他？他身上那种为了家庭和
孩子永不服输的精神和信念，让我们
深深缅怀。

我爸妈和天下的父母一样，为了孩
子什么苦都能咽得下。可是，他们又是
那么与众不同。我爸生病后，总会使小
性子，有些娇气。我妈则刚强，嘴上从
不服软。

我爸一岁左右，我爷就去世了，丢
下我奶领着吃奶的孩子，孤儿寡母的生
活总是谨小慎微。我妈是一岁多的时
候，我外婆离开了人世，没有妈妈管教
的孩子，多少有些无畏。童年里缺失的
陪伴，养成了他们迥异的性格；婚姻里
携手前进的磨合，正好抵抗了岁月的侵
扰。

其实，我爸妈的故事还很长，长得
我害怕自己说起来会语无伦次。其实，
他们的故事也很短，他们养育了我们姊
妹四个，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把爱给
了我们。

□刘琳琳

母亲与病痛的博弈
□秦培红

1.写下来，寄给我们：
邮寄地址：焦作市人民路 890 号报

业国贸大厦《焦作晚报》编辑部《咱爸咱
妈》栏目组收(邮编：454000)

请在信封上注明《咱爸咱妈》投稿。
2.发电子邮件：
专属邮箱：jzwbwq@163.com
邮件主题请写：《咱爸咱妈》投稿+您

的姓名
3.讲给我们听（口述）：
如果您不擅长写作，欢迎拨打我们

的热线电话（0391）3909990，预约记者耐

心聆听您的讲述并记录整理。
您的参与，意义非凡！
一个故事，一分心意。您分享的不

仅是咱爸咱妈的点滴，更是关乎万千焦
作老人健康幸福的宝贵经验。让我们
携手，用真实的故事传递温暖与智慧，
用身边的榜样照亮健康之路，用善意的
提醒避开生活误区，共同为咱爸咱妈营
造一个更科学、更快乐、更有品质的晚
年生活。

讲述身边故事，引领健康生活！《咱
爸咱妈》栏目，期待您的参与！


